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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论下“把个”句语义产生的动因与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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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把个”句是汉语“把”字句中的一种特殊小类，具有“出乎意外”之义。因为“个”具有主观反预期功

能，凸显行为结果或情态的反预期性，且这种反预期性在“个”的主观大量功能的标示下，表现得更加突出，致

使“把个”句所表达的实际信息与说话人的预期信息产生严重偏离，让说话人在心理上产生巨大落差，从而导致

“把个”句特殊语用附加意义的实现。这一演变过程可从历时角度加以详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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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代汉语“把个”句的语法意义，学界通常认为

表示“出乎意外”，如朱德熙[1](187)、马希文[2]、沈家    

煊[3]、张谊生[4]、俞志强[5]等都持此观点。但是，就“把

个”句“出乎意外”义的产生过程而言，学界的观点

颇有出入。其比较典型的说法有两种：一是高及物性

说；二是扭曲关系说。前者是王惠[6]的观点，认为“一

方面句中宾语 O[-有定]，说明主语 S(由施事 A 充当)

不是故意针对 O 作出行为 V 的。整个事件以及所产生

的结果，都是出乎 S 意外的”。但事实是有些“把个”

句很难说主语 S 是什么，更不能说主语就一定是施事。

如王文用例，“把个王明华都快急死了”就很难说主语

是什么。至于王文所说的另一方面，“即使事件的发生

不是 S 故意造成的，S 对它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说话人选用‘把个 NV 了’，也许正是要强调，在他看

来，宾语 O(在 S 的某种行为影响后)所处的结果状态

超出常情、常理，从而委婉地表达出对 S 的‘不满’，

‘责备’或善意的嘲侃等主观评价意义”。但是，这里

只讲述了宾语所处结果超出常情或常理的现象，并未

对造成这一现象的本质作出解释；而且此处的“主观

评价意义”也并不一定都是针对 S 的，有时则很可能

是针对宾语 O 的。如“这一来，可把个毛驴太君给高

兴坏了”(刘流《烈火金刚》)，其主观评价意义是在

调侃宾语“毛驴太君”。可见，王文的解释仍需进一步

完善。后者是杉村博文[7]的观点，认为“‘把+个+N+V’

句式中，N 和 V 之间存在一种语义上的扭曲关系，而

这恰好与‘把个’句‘出乎意外’义的产生有关”。但

是张谊生[8]并不完全赞同杉村博文的观点，认为“把

个”句中的“扭曲关系主要存在于 N 和 C 之间，而不

是 N 和 V 之间”。 我们认为，无论是 N 与 V，还是 N

与 C，都可以归结为 N 与结果或情态的关系，这必然

又回到杉村博文所说的 N 的情理值上。然而，杉村博

文认为 N 中的情理值“有的来自社会常识，有的来自

说话人的主观认识，也有的来自具体的语言环境”。这

其实并没给出一个确定情理值的标准，也无法确定什

么样的关系才是一种扭曲关系。因此，其解释在很大

程度上也会大打折扣。本文试图从“个”的主观标记

性出发，采用预期与反预期的观点，来探究汉语“把

个”句“出乎意外”义产生的动因与机制，并对“把

个”句特殊语义演变的历程作出考察。 

 

二、“把个”句中“个”的主观标记性 

 

(一) “个”是主观标记 

“把个”句与“把”字句 明显的不同就在于前

者多了一个“个”字，而这个“个”字的身份，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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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较大。吕叔湘[9]认为是联接词；杉村博文[10]认为

是量词；宋玉柱[11]认为是助词；张谊生[12]认为大部分

是量词，小部分是助词，而且由量词到助词存在一个

连续统(continuum)的变化。我们这里抛开“个”的词

性不说，而重点关注“个”的主观标记性。换言之，

我们把“个”看作主观标记词，可以免去许多不必要

的争论，而且当前学者也多谈到“个”的主观表现，

如杉村博文[13]、宗守云[14]等。 

“个”的主观标记性在“把个”句中体现得较为

明显。如： 

(1) a.小张把个孩子生在火车上了。(王还 1985 年

用例) 

b.惊险！产妇突然临盆，把孩子生在了广州高

铁上。(《广东早 8 点》2017 年 8 月 20 日) 

王还[15]指出，例(1a)不大能说成“小张把个女儿

生在火车上了”，因为这句话的主要信息是“生在火车

上”，而不是女儿或儿子。这种“确指”的宾语只可能

用于两种动词：或者是宾语必须赖以产生出来的动词，

或者是一种意外的行动。对于此例而言，动词“生”

同样属于一种意外的行为，而这种意外的行为又得力

于“个”的强化表现，所以常识中孩子不可能生在火

车上，而事实“小张”却把孩子生在了火车上的情况

此时就显得格外特殊。相反，例(1b)虽然说话人事先

不知会有这种奇闻发生，但该例缺少一个凸显意外的

标记词“个”，这样在表意上，说话人叙述重点是突出

“惊险”，而并不是“意外”。可见，“个”是一个主观

标记，可以凸显“出乎意外”之义。 

关于“个”的主观标记性，我们还可以再举几个

例子。如： 

(2) 这旁边又有卖灯笼草的，卖活鱼食的，玻璃

缸、琉璃盆，把个水池四周装点得五光十色。(邓友梅

《烟壶》) 

例(2)中的“个”既可以带，也可以不带。但是带

与不带，表达的语用意义并不相同。有“个”突出了

说话人对于水池的喜爱，无“个”则只是较为客观的

叙述。因为，“个”的主观标记功能具有“移情”(empathy)

作用，而沈家煊[16]指出移情既可以表现为钟情，也可

以表现为同情或憎恶。这里表示说话人对水池的钟情。

此外，“把个”句中“个”的移情作用还可表示同情或

憎恶。如： 

(3) 她扭着头左顾右盼，指东指西，又蹦又跳，

把个娃娃颠得嚎啕大哭起来。(翻译作品《飘》) 

(4) 这位钢铁般的英雄，一字一弹，把个独眼窝

翻译官顶得眉皱眼瞪，张口结舌。(马峰《吕梁英雄传》) 

例(3)表现的是对“娃娃”的同情，例(4)表现的是

对“独眼窝翻译官”的憎恶。可见，“个”在“把个”

句中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成分，它具有特殊的主观

标记功能。 

(二) “个”是反预期标记 

吴福祥[17]指出，反预期是语言主观性(subjectivity)

的表现。在“把个”句中，“个”是一个主观标记，同

时它也是一个反预期标记。根据 Heine[18](192)等人的观

点，反预期标记具有以下两种属性：①它们的使用隐

含了被断言的情形与特定语境里被预设、预期的情形

或者被认为是常规的情形之间的一种对比。②前者与

后者相背离，反预期标记的主要功能是将这个断言与

所预设或预期的世界以及常规联系起来。 

尽管 Heine 等人将预期情形与常规情形并置而

述，但常规情形通常也是会话人的预期情形，因此反

预期实际上就是被断言的情形与预期情形的一种对

比。而在“把个”句中，“个”的主要功能就是将某种

断言与某种预期联系起来，从而凸显话语的反预期性。

只不过这种反预期既可以表现为对某种结果进行预设

的反预期，也可以表现为对某种情态进行预设的反预

期。尽管情态和结果之间是相通的，表情态时也同时

包含着一种结果，表结果时同时也呈现出一种情态[8]，

但细究起来，两者表达的重点不同，我们还是将其分

而述之。如： 

(5) 把个甲等弄成个乙等，害得这个残废军人活

活气死了。(乔典运《香与香》) 

(6) 有说有笑，有唱有闹，可把个小院落热闹翻

翻了！(冯德英《苦菜花》) 

例(5)中的残废军人本没有想到会使“甲等”变成

“乙等”，而结果却是如此，可见，事件结果与人物预

期发生了背离。比较而言，例(6)反预期主要表现在情

态及其量级程度上，即“热闹翻翻了”，因为说话人原

本并没有预设到小院会如此热闹，而事实已经超出了

说话人的预期。 

汉语“把个”句中“个”的反预期标记功能在某

些[-直陈语气]句子中表现得较为隐晦，这或许也是王

惠[6]认为“把个”句的语气不能为[-直陈语气]的一个

原因。但事实上“把个”句也是可以用[-直陈语气]来

表达的，尽管其用例较少。如： 

(7) 飞扬子，别把个降妖除魔挂在嘴上！(BCC 语

料库) 

(8) 坐下来说！你是怎么把个节妇给他送过去

的？(BCC 语料库) 

(9) 我们哥几个都没有文化，不是也把个大公司

干起来了吗？(莫言《红树林》) 

例(7)为祈使语气，劝阻“飞扬子”不要把“降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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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魔”挂在嘴上，但这从侧面也反映出说话人并不希

望“飞扬子”降妖除魔，否则他就不会进行劝阻。可

见该例依然存在现实与预期之间的差异，只是这种差

异在“个”的主观标记作用下更加突出而已。例(8)是

特殊疑问句，询问事情发生的经过，而这是说话人本

来就不了解的，且事件中所送“节妇”按常理是不可

能被送过去的，但事实却出乎说话人的意料，所以该

句中“个”也能凸显这种反预期作用。与前两例不同，

例(9)是反问语气，实际表达的意思是肯定的，因此该

句可以使用“个”以凸显事件结果的反预期性，即按

常理没文化干不起大公司，但事实却相反。可见，在

“把个”句中，“个”是一个反预期标记，沟通了断言

与预设之间的联系。 

(三) “个”是主观量标记 

据任鹰[19]研究，“个”具有主观赋量功能，其主

要表现有两种：一种表示主观大量，另一种表示主观

小量。因此，还可以将“个”看作一个主观量标记。

不过，对于现代汉语处置义或致使义“把个”句而言，

无论其表达的是某种结果还是某种情态，“个”的主观

标量功能都可以表现为标记主观大量。如： 

(10) 那柳梅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个贾伯期勾到了

怀里。(陆文夫《人之窝》) 

(11) 于是如火如荼地练就起来，把个京城的角落

都填得满满当当的。(北大语料库) 

例(10)从“勾”的结果来看，行为人付出的努力

小，而实际取得的结果大。同样，例(11)从“填”后

的情态“满满当当”而言，也可看出“满”的程度高。

因此在“把个”句中，从量特征上而言，“个”标记的

是主观大量。但这种主观大量又可以被称为超预期量

(above-expected quantity)。所谓超预期量，按照齐沪扬、

胡建锋[20]的观点，是指实际量超过预期信息量的一种

反预期量。这样，“个”的主观量标记特征就可以表述

为主观超预期量特征，表示某种动作行为的结果或情

态的实际量高于说话人的预期量。 

(四) “个”的主观标记的游移性 

在“把个”句中，“个”是一种主观标记，但是这

个标记有时会发生位置的改变。即在带有情态补语的

“把”字句中，“个”既可以出现在“把”字之后，构

成“把个”，也可以出现在“得”字之后，形成“得个”，

而并不会影响整个句子的语义表达，我们将“个”的

这种特性称为其主观标记的游移性。如： 

(12) a.虽然今春寒气袭人，但中国各地民众还是

把猴年元宵节“闹”得个热热闹闹、红红火火。(新华网

2004 年 2 月 5 日) 

b.虽然今春寒气袭人，但中国各地民众还是

把个猴年元宵节“闹”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自拟) 

例(12a)“个”在补语标记“得”和补语之间，例

(12b)“个”在“把”和其宾语之间，两个句子都能表

现出说话人的出乎意料，突出元宵节热闹程度高。但

是，如果去掉主观标记“个”，那么元宵节的热闹程度

则明显降低，同时也不能很好地表现说话人对节日热

闹气氛的喜爱之情。可见，无论“个”字在“把”字

之后，还是在“得”字之后，都不影响它的主观标记

功能的发挥，即“个”的位置可以发生游移。但是，

并非所有的“把个”句中的“个”都能发生游移，它

通常和“得”一同出现，其后带情态补语，而当谓语

动词后带结果补语时，则“个”不具有游移性。如： 

(13) a.中央电视台挑大梁的化妆师，很容易在给

别人涂涂抹抹的时候，一回手把自己画得个山青水绿。

(朱玉《装点荧屏的人》) 

b.这一阵子招呼，把个谭婶婶的心都招呼开

了花。(茹志鹃《静静的产院》) 

例(13a)中的“个”字完全可以看作是由“自己”

之前后移到“得”字之后的，但是例(13b)中的“个”

字却不能后移到补语“开了花”之前，不过，在“招

呼”后若再加一个补语标记“得”，那么“招呼得个开

了花”也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在现代汉语中“把个”和“得个”通常呈

互补分布状态，即“把”后用“个”，“得”后就不用

“个”；反之，“得”后用“个”，“把”后就不用“个”。

但是，在近代汉语中“把个”和“得个”可以在一个

句子中同现。如： 

(14) 这一番情事好象天外飞来的一般，竟把个章

秋谷弄得个解脱不开，推辞不得，没奈何，只得略略

应酬。(张春帆《九尾龟》) 

(15)不上两个月的工夫便呜呼哀哉死了。只把个

辛修甫闪得个风折鸳分，形单影只。(张春帆《九尾龟》) 

这是因为，“个”除了具有主观标记的功能外，还

具有焦点标记的功能[21]。而顾钢[22]指出汉语一个句子

通常只有一个焦点，所以现代汉语中“把个”和“得

个”一般不能同时出现，而近代汉语中之所以能够同

现，则是“把个”句形成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现象。 

 

三、“把个”句的结构类型及其 
语义表达 

 

(一) “把个”句的主体类型及其语义表达 

张旺熹[22]指出，“把”字结构总是存在于一种广

义的因果关系之中，并将“把”字句的语句形式归纳

为 4 种：A.原因+把字结构(手段)+目的；B.原因+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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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结果)；C.把字结构(手段)+目的；D.相对独立的

语句形式。陶红印、张伯江[23]据张文统计，进一步指

出：“前三种形式在实际使用中所占比例近 60%，而

其中 B、C 两种各占 28%左右。”但是，这个结果对于

“把个”句来说并不适用。在我们从 CCL 现代汉语语

料库搜集到的 374 个有效例句中，“把个”句主要表现

为 B 种句式，共有 251 例，约占总数的 67%；且这些

B 类例句基本上都具有“出乎意外”之义。如： 

(16) 史更新情急气壮，眼快心灵，手起 落，只

听“喀嚓”的一声，把个特务给劈了两半。(刘流《烈火

金刚》) 

(17) 怒不可遏，母亲冲着小的儿就喊了一嗓子，

冷不防，倒把个小的儿吓得打了一个冷战。(林希《小

的儿》) 

例(16)前面描写史更新刀劈特务的动作，后面叙

述劈的结果，但这种结果已经出乎说话人意料，即说

话人原本并没有预料到史更新会把特务劈成两半，但

事实却是如此。同样，例(17)“怒不可遏，母亲冲着

小的儿喊了一嗓子”，这是原因，与其对应的结果是“把

个小的儿吓得打了一个冷战”。只不过，这种结果不仅

出乎“小的儿”的意外，而且在叙述者看来，它同样

出乎意外，因此才使用“把个”句进行表述。 

(二) 其他类型“把个”句及其语义表达 

其他 3 类“把个”句在我们所搜集到的例句中也

有相应的表现。其中具有描绘性质的 C 类和相对独立

的 D 类例句较多，分别为 52 例和 68 例，各约占总数

的 14%和 18%；用例 少的是标准形式的 A 类，只有

3 例，约占总数的 1%。在句式的语义表达上，这些用

例也或多或少带有“出乎意外”之义。如： 

(18) 九爷说：“你把个烂手猛一举，差点碰了我

的鼻子!”(邓友梅《烟壶》) 

(19) 把屋子也收拾利落了，二太太把个刚到一周

岁的小泥鬼交给了他。(老舍《骆驼祥子》) 

(20) 他是浙江人，一口南方官话，把个“俺”字

念得怪里怪气，又引起大家的哄笑。(戴厚英《人啊人》) 

此 3 例分别可看作是张旺熹[23]所说的 C 类、D 类

和 A 类“把个”句，它们同样能够表示特殊的附加意

义。如例(18)表示某人猛举烂手出乎“九爷”的意外，

例(19)表示二太太把小泥鬼交给祥子令人意外，例(20)

表示他念“俺”字的语调出人意料，所以才引起大家

的哄笑。 

当然，在我们搜集到的例句中，也有少量例句从

话语所指对象来看并不具有“出乎意外”之义，但从

作者或他人的角度来看，该“把个”句又可在一定程

度上体现出这种特殊附加义。这类句子以表达意愿、

目的意义的相对独立的“把个”句居多，共计有 15

例，约占总数的 4%。如： 

(21) 方方接过了《长江》文学丛刊社长兼主编的

担子，带领着十来个人，想把个自负盈亏的刊物办活

办好。(《作家文摘》1994 年) 

(22) 我是有意把个武侠小说写成纯文学样式，一

是探索，二是板板风气，三是提高读者品味。(王朔《修

改后发表》) 

(23) 这些东西想起来是很有趣的，自然而然把个

“钱”字忘掉了。(高阳《红顶商人胡雪岩》) 

例(21)是表达意愿性的，“把个”句所表达的内容

是“方方”希望发生的，因此该句从“方方”的角度

来看不具有出乎意外义，但在作者看来“方方”所想

的这种结果又是出乎意料的。例(22)是表达目的性的，

“把个”句所表达的内容是“我”有意而为的，因此

该句对“我”而言也不具有出乎意外义，但从别人的

角度看，“我”这样做仍然是出乎意料的。例(23)较为

特殊，因为这里的结果“把个‘钱’字忘掉”是“自

然而然”发生的，这样，该句似乎不具有出乎意外之

义。但是这个结果按常理来看本身就是意外的，人们

通常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钱”的，因此该句实际

表示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 

(三) “把个”句特殊语义分析的语义基础 

由此可见，汉语“把个”句的语法意义的确就是

表示“出乎意外”。这大体上也符合张谊生[8]的观点：

“把个”句主要表示致使义——表示由某种特定情况

导致的异常情态或结果。而且张谊生根据杉村博文的

研究，进一步从 NP 与 VC 的扭曲关系上判定正常态

和异常态，认为具有扭曲关系的是异常态，不具有扭

曲关系的是正常态，并将正常态看作是如意的、想要

实现的，异常态看作是不如意的、需要避免的。这无

疑是正确的。但是，正常态和异常态的区分并不是我

们判定“把个”句是否具有“出乎意外”义的标准。

换言之，异常态可以表达“出乎意外”之义，正常态

同样也可以表达“出乎意外”之义。因为区分正常态

和异常态的语义基础是客观现实与常理之间的关系，

即看客观现实与常理是否一致，一致的为正常态，不

一致的为异常态。而分析“把个”句是否具有“出乎

意外”义的语义基础是客观现实与心理预期之间的关

系，即看客观现实与心理预期是否一致，一致的无“出

乎意外”之义，不一致的则有“出乎意外”之义。如： 

(24) 生资公司的高级驾驶员张长利要车 20余载，

技术娴熟，吃苦耐劳，把个车况老化的“马自达”拾掇

得青春焕发，惹人眼热。(北大语料库) 

(25) 两路人马在舞台上吉利话不断，好看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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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一个接一个，把个舞台气氛搞得既喜庆又祥和还

透着热闹。(张谊生 2005 年用例) 

上述两个例句虽然表达的情态或结果都是说话人

或话语所指对象觉得如意的，希望实现的一种情况，

但是它们同样能表现“出乎意外”之义。如例(24)按

照常理，车况老化的“马自达”不可能拾掇得那么好，

但客观结果却是“拾掇得青春焕发、惹人眼热”，两者

存在扭曲关系，因此该句属于异常态“把个”句。但

从是否具有“出乎意外”义上来看，说话人原本没有

预设到“张长利”会把这么一个老化的“马自达”拾

掇得这么好，但结果确实就是这么好，因此客观结果

与说话人的预期之间存在偏离，该句能够体现特殊的

附加义。同理，例(25)舞台气氛本身就需要喜庆、祥

和、热闹，因此该例属于非扭曲的正常态“把个”句。

但从说话人的主观预期来看，说话人原本并没有预设

到会取得如此好的舞台效果，但事实却是如此，即现

实的舞台效果已经远远超出说话人的主观预期，所以

此句依然能够表达“出乎意外”之义。 

 

四、“把个”句特殊语义产生的 
动因与机制 

 

(一) “把个”句特殊语义产生的动因 

吴福祥[17]指出，话语信息可以分为中性信息、预

期信息和反预期信息 3 种。宗守云[25]进一步指出，无

预期的结果是中性信息，符合预期的结果是预期信息，

不符合预期的结果是反预期信息。就“把个”句而言，

预期与反预期之间的矛盾正是其特殊语义产生的根本

动因。因为一方面，由于“个”是一个主观反预期标

记，所以“把个”句往往表现为反预期信息，即“新

信息与预期信息方向不一致”[24]；另一方面，由于“个”

还具有超预期主观量标记功能，所以“把个”句往往

表现为超预期量信息(counter-expected information)，即

“把个”句所表现的结果或情态的量超出了说话人的

预期量。不过，“把个”句的这种超预期量信息实际上

也是一种反预期信息，即“在说话人看来，动作行为

的结果或状态总是和预期值有着一定的差距”[25]。颜

力涛[26]进一步将这种反预期信息细化为超预期量信

息和负预期量信息。前者是实际量超过了预期量，后

者是实际量低于预期量。如： 

(26) 他对这姑娘真是死心眼。谁听说过把个抱来

的闺女娇惯得象个娘娘似的。(老舍《鼓书艺人》) 

(27) 布排好了，赶到屯里开大会那天，张富英一

呼百应，轻轻巧巧地把个郭全海撵出了农会。(周立波

《暴风骤雨》) 

例(26)由于“个”的超预期量特征的作用，“把个”

句表现的结果情态便呈现出一种异态性，即按理抱来

的闺女不应该娇惯得像个娘娘，但是实际上说话人叙

述的对象确实把抱来的闺女娇惯得像个娘娘。从信息

量上而言，这种娇惯的量级程度已经大大超出了说话

人的预期。因此，该句中的反预期信息表现为超预期

量信息。同样，例(27)在说话人的主观预期中，张富

英不可能如此轻巧地就能把郭全海撵出农会，但事实

上张富英却是“轻轻巧巧”地就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这说明张富英所付出的努力实际上低于说话人的主观

预期，因此它是一种负预期量信息，但是这种负预期

量信息在“个”的主观超预期量特征的作用下变得更

加突出，即行为人原本付出的努力小，而实际取得的

结果大，这种轻巧的程度已大大超过了说话人的预期。 

不如意的、需要避免的“把个”句可以呈现出反

预期信息，同样，如意的、想要实现的“把个”句也

可以表现出反预期信息。因为，预期与反预期是从说

话人对某种事物的主观估测来说的，而并不是从事物

的积极与消极方面来说的。如： 

(28) 雇匠人补檐头、扎仰尘、粉墙壁、添门面，

不几天把个院子修理得十分雅致。(赵树理《李家庄的

变迁》) 

(29) 找市府，进人大，上法院，据理以争，毫不

示弱，临了又把个输官司打成了赢官司，为公司挽回

损失 11.8 万元。(北大语料库) 

此 2 例表达的情态或结果并非是不如意的、需要

避免的，但是它们同样表现出了反预期特征。从例(28)

来看，实际用时“不几天”说明主观量小，即说话人

预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把院子修理得十分雅

致，但是动作行为的结果状态“十分雅致”在“个”

的主观标记下又说明主观量大，这样“量小”与“量

大”之间就产生反预期特征。同样，例(29)说话人预

期“输官司”不可能打赢，但是结果却打赢了，即产

生了反预期信息。 

由此可见，无论是如意的还是不如意的“把个”

句，都可以表现出预期与反预期之间的矛盾，这正是

“把个”句产生“出乎意外”义的根本动因。 

(二) “把个”句特殊语义产生的心理机制 

张则顺[28]指出，意外型“把”字句有明显的反预

期语境，或在上下文语境中可推导反预期内容。“把个”

句“出乎意外”义的产生和预期与反预期之间的矛盾

密切相关。具言之，正是因为“把个”句表现的是一

种反预期信息，由此造成了现实信息与预期信息的偏

离，进而在说话人的心理上产生落差，所以“把个”

句才会体现出特殊的语用附加意义，即“出乎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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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如： 

(30) 谁知一 砍了个空，把个枕头给砍烂了，床

上也没动静。(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 

(31) 大好人卢泰愚玩起黑吃黑的把戏来，脸不

红，心不跳，把个东亚集团老板弄得差一点神经失常。

(北大语料库) 

例(30)预期信息是刀砍的应该是人，但事实是刀

砍在了枕头上。不仅如此，“砍”造成的结果“烂”也

具有反预期性。因为，说话人本没有预期到会把枕头

砍烂，但事实上枕头却被砍烂了。这样，在说话人看

来，现实信息就是对预期信息的一种偏离，而且这一

偏离在“个”的主观标量的作用下，超预期量越大，

那么偏离的程度也就越加突出。这样，在说话人的心

理上产生的反差也就越明显，从而使“把个”句产生

更强烈的“出乎意外”义。同样，例(31)的说话人原

本并没有料到东亚集团的老板会差一点神经失常，但

事实确实如此。由此“把个”句产生反预期信息，而

且这一信息随着“个”的主观大量的标示作用，也显

得更加突出。这样，现实信息与预期信息在说话人的

心理上就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偏差，致使“把个”句特

殊语用附加意义的浮现。 

不如意的、避免发生的“把个”句能够产生“出

乎意外”义，同样，如意的、需要实现的“把个”句

也能产生“出乎意外”义。如： 

(32) 谁知，邓雅琴的三把火，还真把个育才幼儿

园烧出了名气。(《人民日报》1995 年) 

(33) 一场痛快淋漓的旅游开发潮，把个桂林旅游

业直掀得如火如荼！(北大语料库) 

上述 2 例中“把个”句的结果都是如意的、话中

人希望实现的，但同样表现出了“出乎意外”义。这

仍然是预期与反预期相互作用的结果。因为例(32)的

说话人原本没想到邓雅琴能把育才幼儿园烧出名气，

但事实是育才幼儿园真的有了名气。同样，例(33)的

说话人本没有预想到桂林的旅游业会如此的红火，但

事实是桂林旅游业红火的程度远远超出了说话人的主

观想象。这些反预期信息都与说话人的心理预期信息

有偏差，从而使这些“把个”句表现出了“出乎意    

外”义。 

由此可见，“把个”句“出乎意外”义的产生同“把

个”句中预期与反预期之间的矛盾是一致的。因此，

无论是如意的、还是不如意的结果或情态，只要“把

个”句中存在着预期与反预期这对矛盾，那么，它就

能让说话人产生心理落差，从而使整个句子体现出特

殊的语用附加意义。质言之，这种心理落差就是“把

个”句特殊语义形成的心理机制。一旦客观现实与说

话人的心理预期发生偏离，那么这种心理落差就会产

生，从而推动说话人对当前的现实作出自己的判断，

“把个”句的“出乎意外”义也就随之得以浮现。 

 

五、“把个”句特殊语义产生的 
历时考察 

 

(一) “把个”句特殊语义产生的历程 

张谊生[4]指出，早期的“把个”句几乎都是由表

实义用法“把一个”句省略了数词“一”而形成的。

但是，关于“把个”句特殊语义产生的过程我们依然

不甚清楚，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早期“把一个”句进行    

考察。 

据现有文献分析，“把一个”句 早出现于南宋。

如： 

(34) 若无片子，便把一个箍去箍敛，全然盛水不

得。(南宋《朱子语类》) 

(35) 故学禅者只是把一个话头去看，“如何是

佛”、“麻三斤”之类，又都无义理得穿凿。(同上) 

(36) 若把这天理不放下相似，把一个空底物，放

这边也无顿处，放那边也无顿处。(同上) 

(37) 温公只要编年号相续，此等处，须把一个书

“帝”、书“崩”，而余书“主”、书“殂”。(同上) 

例(34)(35)中“把”都是及物动词，相当于“拿”

或“用”，整个“把一个 NP+VP”结构是一个连动结

构。从语义上来看，例(34)中“把一个”后的名词“箍”

是[+可手拿]之物，而例(35)中的名词“话”则不具有

[+可手拿]语义特征。与前两例相比，例(36)中的“把”

具有两可性：一方面可以将其分析为动词，即“把”

表示“拿”，整个结构为连动结构；另一方面，也可以

认为“把一个空底物，放这边也无顿处”中无停顿，

这样“把”又可以分析为介词。这在例(37)中表现得

更为明显，因为该例中“把一个”后的宾语发生了省

略，且省略的宾语也不是[+可手拿]之物，所以此处的

“把”只能分析为介词。 

更为重要的是，在《朱子语类》中我们同样可以

看到“把个”句。如： 

(38) 把个“敬”字抵敌，常常存个敬在这里，则

人欲自然来不得。(南宋《朱子语类》) 

(39) 相似把个利刃截断，中间都不用了，这个便

是大病。(同上) 

这些“把个”句中的“把”有些还略带动词性质，

如例(38)；有些则为介词，如例(39)。从语义上来看，

这里的“把个”都可以被替换为“把一个”，并且这些

“把个”句已经表现出“出乎意外”的端倪。如例(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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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个利刃截断，中间都不用”本身就违反常理。 

到元代，“把个”句出现了新的变化，就是“把个”

后可以跟一个专有名词，整个句子在某种程度上也能

表现出一定的“出乎意外”之义。如： 

(40) 那双渐临川令，他便脑袋不嫌听，提起那冯

员外，便望空里助采声。把个苏妈妈便是上古贤人般

敬。(元代《全元杂剧》) 

(41) 曾把个鲁斋郎斩市曹，曾把个葛监军下狱

囚，剩吃了些众人每毒咒。(元代《全元杂剧》) 

这种“把个”句中的专有名词都是定指的，或许

有人将“个”看作是“这个”的省略，认为“个”的

作用是使后一个名词专有化。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元

代“把一个”后加专有名词的用例，这说明在“把个”

后加专有名词的例子中，“个”并不一定都是“这个”

的省略。如： 

(42) 我也曾把一个邓天王来旗下斩。我也曾把孟

截海马上挟。我也曾将大虫打的流鲜血。我也曾双挝

打杀千员将。(元代《全元杂剧》) 

(43) 梨花云春淡荡，杨柳雾晓凄迷，把一个陶学

士险爱死。(元代《全元散曲》) 

从语义上而言，这些“把一个”句都可以简说为

“把个”句，但是“把个”句更侧重表达说话人的“出

乎意外”之义，因为“一”重在凸显数量。如例(42)

第一个句子使用的是“把一个”句，其后几个都是不

加数量词的“把”字句，这说明该例并不是凸显反预

期，而与之类似的例(41)却连用两个“把个”句，凸

显事件的反预期性。 

明代以降，“把个”句又有了新的发展，即“把个”

后面可以继续跟数量短语，且该数量短语表达的数量

可以不只一个。如： 

(44) 天师道：“就罚了这个六阳首级罢！”把个

文武百官吓得只是心里叫苦，口里不敢作声。(明代《三

宝太监西洋记》) 

(45) 谁知这番话说来，不但施公与黄天霸等人，

听了悲惨，反把个光祖与褚标说得哑口无言。(清代《施

公案》) 

(46)众诸侯见孙坚已去，一个个慢慢地散到原籍

去了，把个曹操和袁绍气得不可开交。(民国《汉代宫

廷艳史》) 

吕叔湘[9]指出，“个”的这种用法和名词的复数性

冲突尤为显著。这其实也说明一个问题，说话人在这

些句子中添加的这个“个”字一定有它独特的表达功

能，否则说话人是不会说出这种看似矛盾的句子的。

而我们认为这种独特的表达功能其实就是凸显整个事

件的反预期性，致使整个句子表现出较强的“出乎意

外”之义。 

(二) “把个”句特殊语义产生的路径 

上文已经指出，“把个”句来源于“把一个”句，

但在“把一个 NP+VP”结构中数量词“一”的意义并

不重要。换句话说，整个句子并不是强调数量的，而

在于强调“把”所引进的一个偶现新信息，或者凸显

一个确指的重要信息。如“把一个箍去箍敛”并不是

为了强调数量是多少，而是突出拿什么东西做什么事，

这样“把一个”句中的“一”字在语流较快，且不凸

显数量的情况下就易于发生脱落，在形式上形成“把

个”句。如： 

(47) 有一人不参禅，不论义，把个破席日里睡。

(南宋《五灯会元》) 

(48) 舞旋旋空把个裙儿系，劳攘攘干将条柱杖儿

拖。(元代《全元杂剧》) 

(49) 张千，跟着我来。(唱)我去那堂子里把个澡

洗。(元代《全元杂剧》) 

任鹰[19]指出：“随着‘一’的脱落，‘个’会完成

自身的‘去数量范畴化’，个体化功能进一步得到凸显，

从而成为强势个体化成分。而强势个体化成分‘个’

在实现其个体化功能的同时，还会发生‘语用强化’

现象，即获取一定的主观情态义，表明说话人对表述

对象的态度和认识。为此，可以说，某些语境中的‘个’

已由‘客观计量’为主要功能的成分演化为以‘主观

赋量’为主要功能的成分。” 

而“把个”句中的“个”的功能正是发生了这种

转变。如例(47)“把个破席日里睡”并不强调“破席”

的实际数量，而只是凸显一个会话人不知道的新信息，

且在表量功能上具有主观小量特征。例(48)“把个裙

儿系”中的“个”的作用也是凸显宾语所具有的主观

小量特征，且这种特征与“裙儿”儿化表小量的功能

也完全和谐一致。例(49)很有特点。“洗澡”原本是一

个并列式的词语，“洗”和“澡”的意义相近，“澡”

前本不应该用“个”，但该例说话人将“澡”处理为“把”

的宾语，且在其前加“个”，这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作

用：一是使“澡”有界化，即将其识解为一个实体；

二是主观赋量，即认为“澡”具有主观小量特征，使

该句呈现轻松随意之意。 

在处置式或致使式“把个”句中，由于“把”已

经虚化为介词，且“把个”后的宾语多是确指或定指

的，“个”的这种主观赋量功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即由赋予“把个”后宾语以主观小量转向赋予某种动

作行为以主观大量。而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两

个：其一，工具义“把个”句引进一个主观小量的工

具，若行为人凭借这个工具进行某种活动取得了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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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结果，那么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

“个”标示是某种动作行为取得的结果大。其二，在

处置义或致使义“把个”句中，由于“把个”后的宾

语大多具有确指或定指特征，其本身的量级较为固定，

尤其是当专有名词充当“把个”的宾语时，其量级程

度往往较高。这样，当某种动作行为在对其进行处置

或者致使其发生某种变化时，会话人主观上就会认为

这种动作行为及其结果或情状的量级很高。如： 

(50) 元来是一缕麻绦，谁把个活套头将他拴住

了？(元代《全元杂剧》) 

(51) 把个苏子瞻长流了四五番，因此上功名意

懒！(元代《全元散曲》) 

(52) 越求和越把个身子儿趄。耳轮儿做死的扯。

(元代《全元散曲》) 

例(50)“活套头”具有主观小量特征，但从其取

得的结果“将他拴住了”来看，其结果还是比较大的。

例(51)“把个”后的名词都属于专有名词，是其后动

词处置的对象，但由于其本身的量级较高，这样“个”

的主观赋量功能就转移到标示该动作行为的量级上，

即该动作行为具有“主观大量”特征。例(52)带有致

使性质，其宾语是确指的，即该“身子”是说话人的

身子，而不是别人的身子，按说“求和”本不应该致

使“身子趄”，但事实是“身子”失去了常态，可见这

里的“趄”也是某种动作行为所致使的结果，也具有

高量级特征。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汉语中“把个”句中

的“个”具有主观赋量功能。具言之，在工具义“把

个”句中，“个”赋予其后名词以“主观小量”特征，

而在处置义或致使义“把个”句中，“个”则赋予该句

动作行为以“主观大量”特征。“个”由标记“主观小

量”向标记“主观大量”的转变，其实也是说话人由

关注工具到关注动作行为及其所取得结果或情状的一

种转变。 

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主观小量”或“主观

大量”和“把个”句的“出乎意外”之义有何关系？

我们认为，不管是“主观小量”还是“主观大量”，都

包含着说话人对某种情状的一种判断，而这种判断又

是以说话人的主观预期为依据的。具言之，若说话人

主观预期量级大，“把个”句凸显的语义量级小；或者

说话人主观预期量级小，“把个”句凸显的语义量级大，

则句义与预期之间就会产生反预期，而这种反预期正

是前文所分析的“把个”句特殊语义产生的根本动因。

如： 

(53) 他自家把个镜子照了脸，打闹里走进墙院

子，如今在堂上立着哩。(元代《全元杂剧》) 

(54) 不强似你在人我场中，把个茶博士终朝淘

渲。(元代《全元杂剧》) 

(55) 只因这几句言语之间，就把个治世的祖师都

激动了。(明代《三宝太监西洋记》) 

例(53)“镜子”具有主观小量特征，但这种主观

小量是相对于“他”所取得的行为结果而言的，即“他”

只凭借一面镜子就走进了院子，可见行为人凭借的条

件小，而取得的结果大。这种反常的情状与人们的“条

件多结果大”客观常识产生了违逆，在说话人的心理

上产生反预期信息，所以句子才会浮现“出乎意外”

之义。例(54)“茶博士”是处置对象，后面的“终朝

淘渲”具有主观大量意义，而这种主观大量的判断是

以说话人的预期为依据的，即说话人原本并不认为会

出现“把茶博士终朝淘渲”的情况。例(55)是一个致

使义的“把个”句，但让“祖师”激动的原因只是“这

几句言语”，可见整个句子致事量小，结果量大。换言

之，说话人原本并没有预设到这几句话能让祖师激动，

但事实却如此，所以该例“把个”句所表达的语义与

说话人的主观预期之间也存在反预期。 

明清以来，汉语“把个”句所表达的“主观大量”

特征在带情态补语或结果补语的处置义或致使义“把

个”句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和常见。如： 

(56) 一个宝贝落将下来，把个国师又打翻了，跌

在地上。(明代《三宝太监西洋记》) 

(57) 你来敬三杯，我来敬三杯，不多的工夫把个

沙龙喝得酩酊大醉，步履皆难。(清代《七侠五义》) 

这些“把个”句已和现代汉语中的“把个”句没

有多大区别，在表达上“个”都能凸显会话人主观认

定的动作行为所取得的结果或情态的量级大。由于这

种略带夸张的“主观大量”与会话人的“心理预期”

产生偏离，致使会话人产生心理落差，所以“把个”

句的“出乎意外”义得以浮现。 
 

六、结语 

 
“把个”句是“把”字句的一种特殊小类，具有

特殊的语用附加意义。本文从“个”的主观标记性入

手，认为“把个”句中的“个”既是一种反预期标记，

也是一种主观量标记，由此给说话人在心理上带来反

预期信息。而且主观超预期量标记“个”对事件结果

或情态的凸显越大，那么“把个”句中的主观超预期

量也越大，进而整个句子的反预期信息也就越大，这

样，在说话人的心理上产生的心理落差也就愈加明显，

终致使“把个”句“出乎意外”义得以实现。可见，

对于一种特殊的句式而言，其句式义尽管通常不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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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但其构成成分对于语义的

理解也并非是可有可无的。以汉语“把个”句的语义

产生过程而言，“个”的主观标记作用对整个句式意义

的理解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所标记的主观量

级信息与会话人的预期信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

这从历时的角度也可以加以说明。所以，特殊句式尽

管有其整体意义，但通过对其特殊成分的分析，并结

合语用认知因素，我们还是可以窥测到该句式义所产

生的内在动因和机制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虽然

我们认为“个”的作用对于“把个”句语义的理解至

关重要，但我们并不否认整个结构的功能，只是说“个”

更加凸显了整个结构的这种特殊语用附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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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otivation and mechanism of the semantic generation 
of the “ba ge” sentence pattern under the markedness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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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 ge(把个)” sentence is one of special sentence patterns in modern Chinese, expressing the 
“unexpectedness”. The reason is that “ge” has the function of subjective counter-expectation, stressing the 
counter-expectation of the consequence or status caused by action. With the mark being the subjective increment, the 
counter-expectation is more prominent. Therefore, the actual information that the “ba ge” sentence pattern expresses 
could deviate from the expected information of the speaker, and makes the speaker come into a huge drop in the 
psychology, hence realizing the function that the "ba ge" sentence pattern adds special pragmatic meaning. Such a 
evolution process can be investigated from diachronic perspective in great detail. 
Key Words: “ba ge” sentence; subjective marker; counter-expectation; semantic deviation; psychology d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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